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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回第十六回  天倫快敘秋鶴還家　孽海愁深環姑削髮天倫快敘秋鶴還家　孽海愁深環姑削髮

　　卻說緝堂要問彈路準頭度數，冶秋笑道：「兄作領事官，還不知道這個解說？」蔭田道：「倒不要怪他，現今中國的大小官，

大半是勢力上頭鑽謀來的，那裡有泰西人的學問？緝兄能講幾句西話，還算好呢。」說得緝堂笑了，秋鶴道：「彈子開出去，遠近

不同，度數是一定的。」緝堂道：「天文家有經度緯度，何以彈子也有度呢？到底是什麼做主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就是天文的度數，

不過不論經緯，你可知道地球不是圓的麼？」緝堂道：「地球圓說，是泰西人的法子。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是這麼說法，就是宋朝朱

夫子也說太陽繞地左旋，好似地是平而不動的，現今看起來這些講究竟不合。」秋鶴道：「朱夫子本來不知道的，今泰西所講的彈

准，就是地球的度數。全地分三百六十度，半個球得一百八十度，我們在這個半球上就占一百八十度。我們立在這裡，以向上為

界，譬如此地向上左首有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。右首也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。但是放彈子出去，無論向左向右，只能

及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為止。一半是彈出去的力，一半是彈墜下之力。其墜下之力，借著槍炮送力，又斜墜了去可多一半地

步。譬如此地的彈從一度到二十度地方，則中間十步地方，就是拋物線的界限，因彈力只能到十度。從十度到二十度，是彈子借槍

炮之力墜下的斜力了，所以槍炮低昂的準頭，最遠四十五度，高到四十六度，同四十五度一樣，高四十七度，同四十四度一樣，四

十八度，同四十三度一樣。將半地球的一半九十度算兩頭通達的路，各得四十五度。一半拋物線裡頭的界限，一半拋物線外邊的界

限。你們不懂算學，我須畫出來你們看。」遂取了一張紙將鉛筆畫好了，說道：「你們去看罷。」眾人看他手不停揮，不多幾時，

將這圖一撇一環的畫起來，好像撇蘭花似的。緝堂笑道：「原來秋鶴先生倒工撇蘭的手法。」秋鶴聽了，反笑起來，冶秋笑道：

「這是算學中打樣繪圖之法，本來要用界尺器具及鉛筆墨夾等物，現在不過草草畫一圖形，不算得打樣呢。」眾人見秋鶴畫了三個

圖，又在每條線下各各注了某度某度的小字，又用一紙橫寫一二三四字樣，寫了一層，又畫一畫。又寫一層，須臾寫畢。眾人看

時，尚不能明白。秋鶴又演說一回，方才領悟大略。　　無數拋物線路雖大小各異，而頂心之距，恒為通徑四分之一，是以皆成為

同式之線。

　　緝堂笑道：「原來這個緣故，你能算出彈之遠近，可知克虜伯炮能擊多少路。」秋鶴道：「又來了，炮有大小，其上有表。須

曉得這炮本來幾度，擊遠若干，再加幾度，或再減幾度，擊遠若干，方可算出。」蔭田笑道：「這麼著我來考你一考。譬如一個炮

已試得炮軸昂起十度，這彈子出去能及一百丈的，這回子把這炮軸再加五度，共昂起十五度，你可算得彈及若干遠？」秋鶴道：

「這有何難？」就把鉛筆在紙上一畫一畫的算起來，眾人看他寫的是：一○二○二四三。次層寫○○一，又次層寫五，圖列於上。
　　紫春道：「究竟若干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已得了，這法容易之至，照蔭田所說法倍十度，得二十度，其正弦三四二零二零一萬一

率。一百丈為二率，倍十五度得三十度，其正弦五零零零零零零為三率，求得四率。共得一百四十六丈二尺弱即是十度，再加五

度，所算的遠近之准。」緝堂笑道：「佩服佩服。」冶秋笑道：「緝兄的算法比秋鶴更精，秋鶴算學還在緝兄的算中呢。」蔭田

道：「這是怎講？」冶秋笑道：「紫兄本來是請我們喝酒的，這回子緝兄要替他省些酒，所以想出這難題目來考我們，等吾我們少

飲，回來他還向紫春要酒呢！」說得眾人笑了，紫春笑道：「正是，不要談這些經濟了，我們喝酒要緊。」冶秋就命人取了大杯

來，秋鶴笑道：「你不要慷他人之慨，這裡中國酒是不易得的，你這回子取大杯，不曉得紫兄暗暗裡的心痛呢！」眾人又笑了一

陣，就大家喝起大杯來。紫春酒量本淺，這回倒不能不陪了。飲了一回，秋鶴就要行令，緝堂道：「就怕紫春不能喝。」紫春道：

「你們各用大杯，我只用小杯。」蔭田道：「這是斷不能的。」紫春道：「何苦要我喝醉呢？回來不能送客倒是笑話，這麼著，你

們一杯我就半杯。」冶秋笑道：「紫春吃了虧了。」紫春道：「我寧可少喝，倒不吃虧。」冶秋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」紫春道：

「怎講？」冶秋笑道：「你不見火車輪船的價目麼？大人照例，小兒減半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主人做了小兒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莫

爭，紫兄也不必減，你竟喝半杯，我也替你喝半杯。」緝堂道：「這還公允，就請宣令罷。」秋鶴就飲了一大杯，再斟了三大杯，

說道：「我這令叫字體四柱冊子令，說得好，自己不飲，各人分飲三大杯；不好，說的人自己飲三大杯。」紫春道：「妙極，我說

得出就可以不飲了。秋鶴兄請說罷，什麼是字體四柱冊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我這令杯已經乾了，我這回說了出來，到收令再飲令杯

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秋鶴道：「我說是一個佶字。」冶秋道：「佶字怎麼講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你不要忙，我來說。佶

字，舊管是個吉字，新收一個人字，開除了一個口字，實在是個仕字。」

　　眾人道：「好，當賀！」就把三杯分飲了，次是冶秋道：「我說湘字，舊管是個相字，新收一個水字，開除了目字，實在是個

沐字。」

　　眾人道好，也飲了。該是緝堂，緝堂道：「我說這字不好聽。」眾人道：「你只管說。」緝堂便笑道：「是一個糞字。糞字，

舊管是番字，新收一個共字，開除了米字，實在是個異字。」

　　眾人笑道：「大不雅，該罰！」緝堂道：「我本來說明白的不好聽，難道不通麼？」冶秋道：「不要爭，緝堂替紫春喝一杯

罷，可以再存半杯。」眾人道：「便宜了他了。」緝堂只得喝了一杯，該是蔭田了，蔭田道：

　　「鍬字，舊管是個秋字，新收了一個金字，開除了火字，實在是個鑠字。」

　　眾人道好，各賀了。紫春道：「應該是我了，就說一個謝字，舊管是個射字，新收了一個言字，開除了身字，實在是個討字。

」

　　眾人道：「好極，自然得很呢。」大家又賀了，秋鶴道：「已輪到我了，我來收令罷，時候也不早了。我說一個案字，舊管是

安字，新收了木字，開除了女字，實在是個宋字。」

　　說畢自飲一杯，眾人也賀了一杯，就傳飯吃了。又喝了一回子茶，方才散去。

　　次日冶秋一早獨自出去，午後回來，手裡拿著一張日本華字報，說道：「秋鶴哥你看，這新聞上有蕭雲的信，上邊這個隱號是

你的，他無從寄信，所以登在上頭，就是你畹香這件事務。」秋鶴因冶秋出去，正在悶悶，看了一回書，撲在牀上，聽了這句話，

連忙起來，說道：「在那裡？你給我看！」冶秋就將這報交與秋鶴，秋鶴看見是五月初二的，尋了一回，方才看見，上寫著：

　　酒■如見。前奉手畢，托訊彼美芳蹤，當即托訪事人遍為物色，而花天塵海，香玉深藏。旋據邗江來信，謂此卿出門後，有人
見其病倒京中，奄奄不起，迄今已久，無處根尋。或謂尚在人間，或謂已生天上，紅妝奪志，青塚銷魂，事在可疑。請君自愛，府

上望切，何日歸來。此覆，蕭雲頓啟。

　　秋鶴見了這書，禁不住淚珠兒簌簌的墮下。自念平生傲骨，青眼難逢。王杰樓登相，如壁立須，眉七尺，既不能保環姑於前，

又不能保畹香於後。王郎天壤，屺岵興悲。回首將來，終無了局。這麼一想，就不覺嗚嗚的哭起來。冶秋也陪了幾點英雄淚。停了

一回，又勸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莫傷心！我想畹香這人是有主意的，總不至到這個樣兒。我們且回去，到了中國再作計較罷！」秋鶴

道：「老弟不曉得這個人，是我秋鶴的知己。我已費了許多辛苦，要成全他夫婦同心，盼望他終身歡樂。誰料彩雲易散，中道分

離。回首人天，心灰已死。我當時在揚州的時候，看他這般病景，本來要替他安排位置，使其母女舒舒服服的過度，乃空囊洗阮，

軍務相催，就也輕易一走。豈知留書這一朝，就是與他生離死別之時呢！」說著又哭起來了。冶秋道：「信上蕭雲並無說定這句

話，你倒算他是信史了。倘然他好好的在那裡，你也應該替他忌諱忌諱。況且你看這新聞紙上日國與高國已經失和，中國調兵前

去，被他連敗了數陣，日國的兵渡過鴨綠江來，我中國軍務，恐怕這些貪生怕死的人靠不住。你我雖不能替君國分憂，也當念念家

事。世伯太夫人在堂，尊嫂是個女流，他們得了這爭戰的信，不知憂得什麼似的。你一味好游，也覺偏見，倒不如且回去罷。」秋

鶴歎氣道：「罔極如天，深情似海。處此境界，均付輕塵。叫我如何呢？你前年教我舞劍的法兒，久已拋荒了，你今來看我舞一



回，是不是？有破綻，你就教我。」冶秋道：「你且舞我看！」秋鶴就在牀頭抽出一口寶劍，在庭心裡舞起來。口中歌云：

　　中郎不作鍾期死，肉怪屍妖皆餘子。雄心鬱勃起長吟，夜舞龍泉三尺紫。三尺紫化長虹，俠骨凝霜渾太空。手回天地日月倒，

自填恨海成鴻■。鴻■再奠機心掃，花久春長人不老。大千盡住有情天，不解相思不煩惱。豐城寶氣騰干將，枉把真心換冷腸。引起
歸心三萬里，夢中飛過太平洋。

　　舞畢，但聽拍達一聲，把廊下這柱斲斷了一半，險些兒把柱上的燈墮下來，幸虧店家未曾知道。重把寶劍藏好，冶秋笑道：

「你這舞法，總嫌太粗，我來舞你看！大凡舞劍之道，總要息心靜氣，方能神化。」遂取了自己雌雄雙劍出來，脫了外衣，在庭中

整了一整格局步位，然後縱縱橫橫的舞。果然一道寒光，懾人毛髮。舞到後來，但見兩道白光線，射向半空，划然一聲，兩劍好似

飛的樣子，插入鞘中。冶秋身體整立微笑，秋鶴拍掌道：「真好劍法！」冶秋走進來，重新穿了衣服，說道：「你不曾見我碧霄的

舞劍呢！」秋鶴道：「他的劍到底怎樣？是誰教的？」冶秋道：「據他說是一個日本異人傳授的，也不知師父的姓名，他也不肯

說。他真是劍仙的樣子！」秋鶴道：「回去我們須去訪訪他，給他一個受業門生帖子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前年曾去訪過他的，據旁人

說已經不在天津了，問不出到那裡去的。他本來是紅線青奴一輩，遊戲人間，這時候恐怕絕跡人間也未可知，回來且去問問，再作

計較。」說著已經傍晚，二人又出去游了一回，回來已是上燈時候。秋鶴又傷感了一回，到次日就病起來。冶秋因日本這件事，要

去從戎，被秋鶴這病累住了，終日在寓中照應。

　　到八月中旬秋鶴的病漸漸好起來。九月初二日，冶秋方同秋鶴束裝回中華來。到得南洋，冶秋到新加坡登岸去尋南洋的華友，

籌餉招兵。秋鶴勸道：「這時候黨人當道，我輩雖欲效忠，恐官長仍多掣肘，不如不去的好。」冶秋那裡肯聽，說：「天下人，通

學了你，將置君國於何地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你必定要去，我有中國進兵到日本的地圖一張在此，送了你罷。」冶秋大喜，秋鶴就取

出來交給冶秋，只見圖上果然地理險要，節節詳明，連一屋一門一樹一石一澗一橋都記在上邊，其中國到日本的水陸各道，亦都注

出。上寫著：

　　日本地域在亞洲之東，緯線自赤道北三十二度起至四十五度餘止。經線自中國京東十四度起，至二十七度止。縱約三千八百

里，東西廣狹相等。分為八道，曰東海，曰西海，曰南海，曰北海，曰東山，曰北陸，曰山陽，曰山陰，凡八十二部，七百十七

縣，舊都西京，今在東海道為東京。中國與日本相通水程有二，一自上海歷長崎、神戶逕達橫濱，一自廣州、香港逕達橫濱。自長

崎至神戶者，必逕瀨戶內海。一路島嶼甚多，船不易行。且各島嶼樹木叢雜，可以潛設暫炮台，以藏伏兵節節牽制。倘誤入下關口

峽，彼來絕我後路，則我兵為死地矣。進兵時此路切須謹慎，從香港到橫濱的正道，一水無阻，可以直攻浦賀，進逼品川。東京橫

濱，皆不安矣。若用間道，則西攻下關，牽掣其兵不能兼顧。如其東西出沒，變化無方，則不從長崎北溯下關，而自朝鮮釜山南

下。先據對馬一岐兩處之險，即由中道進兵。若不從下關西起神戶，可自南洋逕進加太等海峽，或據淡路以逼之，彼亦未易抵拒。

自長崎南繞，北奪佐賀關搗攻下關之腹，此亦善策，或自琿春圖們江出師潛渡青森，據箱館，此又一道也，由箱館南下會於橫濱，

此又一道也。或兵船抵新瀉，陸行四百七十里，繞東京之背。或擾山陰道沿海，西赴長門，會於下關，或自福建、台灣進兵，先據

鹿兒島，即以攻東京。或由鹿兒島西進，直抵長崎，皆善策也。大抵日本要害，東首近東京者為橫濱。橫濱要害，當海灣之口者，

為浦賀。中權要害，近西京者大坂為神戶。而明石峽為其西戶，加太由良鳴門三峽為南戶，皆大坂神戶衝要。其要害之瀕西者，為

長崎。當江浙之衝，形如立鳥尾處皆是峽隘，礁石甚多。瀕南者為鹿兒島，當閩粵之衝，然長崎屏列之島，而山川港為鹿兒島灣

口。二處亦是用兵要地，下關乃南北東西總要。我若占之，則彼之兵路餉道，在在牽制，四處皆隔閡矣。故該處為通國最要之區平

戶，北接二島，南接五島，海道甚狹，為長崎至下關中路要區。箱館為北海道門戶，扼之亦可奪氣。總之圖中所載須詳細揣摩，熟

通變化，不可以死力爭也。

　　冶秋看了大喜，當時就把行李起岸，秋鶴送到岸邊，說道：「弟此番已是倦游，就要回到家中，不再遠出了。你去須見機而作

能夠獨當一面最好，切不可受人的節制。現今日本學習洋人的法子，實心整頓，比中國可強數倍，不可以輕敵的。況且他不過與高

麗為難，我們只好同他合保高麗，立一個私約，保全亞洲的大局。若必要同他失和，勝敗也不定呢。」冶秋道：「弟自有道理，雖

說是籌餉練兵，也看大勢，可做便做，不可做也就罷了，但是你蕭雲那裡也須寄個信兒，你回去後，若到上海，就打聽我的地方，

給一個信來。我聞得喬介候現在上海喬家浜，我們將來的事，就在他處，或黽士那裡接頭罷。」秋鶴道：「也好，但是我回去打諒

並不在上海，耽擱一逕要回家了。大約到了家，上海是必要來的，你恐怕未必到日本了。萬一遇著子虛、士負、蕭雲替我候候。」

冶秋道：「前月日報上，已經說中國人官場的早已回去了，未必再住日本，子虛伯恐怕也回去了。倘你見了，也同我候候罷。」說

著，只見僱的馬車已到，就把行李搬上。秋鶴拱了拱手，殊覺別恨重重，噙著淚說道：「你去罷，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！」冶秋也

拱了一拱手，也不說什麼，就登車去了。

　　秋鶴回到船中，獨坐思想，覺得人生天地間，聚散無常。既然要別，倒不如不相見的好。又想道：「既然怕散，到不如不相識

的好。譬如惜花的人看這花開放，果然好；若見他謝了，就有一種口不能言，無穹感慨的意思，倒不如不開的好。但是花的開謝，

人的去來，我總不能做主，只得由他。須要我不曉得什麼是開謝，什麼是聚散。雖然看見了，也同看不見的一樣，就與我不相干

了。莊子說得好：無以好惡內傷於身，我今回去要改一改從前的局面。少交幾個朋友，便免了多少煩惱。若要黜明墮聰，這是萬萬

做不到的。這時船已開行，尚無風浪。船中有人帶得《花月痕》一部，秋鶴就向他借來看，到下半夜，通看完了，說道：「這部書

倒做得有趣，不過韋傅的收場太苦些，但我秋鶴這般的遭際，也就是癡珠的樣兒。有環姑之多情，而不能藏之金屋；有畹香之知

己，而不能保其始終；有喬公之愛才，而不能久入青眼。到而今親老家貧，孤身羈旅。妻兒望遠，後顧茫茫。雖行李中尚有幾百兩

旅費，也是用得完的。到了家中，又不能閉戶著書，必當就近得了一件事情方好敷衍。當時喬公要保我，悔不從了他。功名雖了無

所用，但是至今尚是一領青衿，未能發跡，這便作何了局呢？想到此處，又不覺憂慮起來，歎道：「天嚇，你生了我這一個人，不

先替我安排一個境遇，何勿把我生到下賤末流中做了負販，勞勞筋力，倒是不識不知，也可以過日子的。」秋鶴這麼一想，一夜何

曾睡著，到天亮身體倦極，反睡去了。

　　自此秋鶴在船，反反覆復看這部《花月痕》，有時出出淚，有時歎歎氣，到了十月初九，方到吳淞。還了書，恰有同鄉的船在

那裡，就趁了他的船，並不耽擱，逕回去了。到了家中，合家相見，悲喜交集。原來秋鶴的父親已經五十五歲了，母親錢太夫人極

賢惠。因秋鶴時常出門，憂得兩眼欲瞽。秋鶴的房下談夫人，是商戶人家出身，不習世故，人是極忠厚的。雖萬分委曲，亦不肯作

聲，不過哭泣而已。幸膝下有兩個小姐，大的已十五歲了。兩個公子，長的名叫繼春。次名承元，方六歲耳。朝夕承歡，聊慰重堂

寂寞。今見父親回來，大家破涕為笑。錢太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出了門，父親身弱多病，你的信又不勤，這樣荒冷地方，你去頑做

什麼？幸虧你兄弟常常回來，但他一個人也不能料理周妥。你媳婦又棉花人似的，不能當家。你弟媳年紀小，嬉嬉哈哈，這幾個孫

了孫女兒，穿的，吃的，用的，頑的，女的要學針線，男的要讀書，一件事兒想不到，人家就說不好。繡花針兒說似棒槌粗的，我

五十多歲的人，實在累得受不了的。你今兒回來很好，你就叫你的媳婦同弟媳婦兒分管了家事罷。」秋鶴歎口氣道：「總為家貧，

以至如此。前幾年我本打諒要收一個人替母親分分憂的，豈知這個人又去了。母親要叫媳婦當家，這是極順的事。但是這媳婦不比

別人，這個性情兒，才料兒，是大家知道的，但一味的肯作事吃苦儉省，通不管外邊的世故。倘然鬧出饑荒來，人家不怪媳婦，還

是歸到你老人家身上。看不過幫襯幫襯，反到小題大做了。」錢太夫人歎氣道：「叫我怎樣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依兒子看起來，不如

叫他兩人學習，試試一個月，輪流幫著母親辦事。有不到的去處，母親去提調他一聲，學上一年來，就熟悉了。」說著秋鶴的族弟

號映亭，又有遠族的叔了鏡齋乾佐等來見，是同秋鶴的父親一同來的。秋鶴出去見了，就在書房中小酌，彼此談心，直到月上花

梢。吃了晚飯，各人方去。秋鶴再進來同父母說論家常，又講講外邊的景致。兩位老人倒也愛聽，一家的人都聽住了，到底錢太夫

人體諒說道：「你方回來，路上辛苦，早些回房去歇歇罷。大小姐本來同二小姐睡在你的房裡，今朝搬到我房裡來睡，繼春是同我



一牀睡的，今夜老子回來，不知怎樣。」因笑問繼春道：「你老子買回來多少好頑意兒，你同誰睡？」繼春笑道：「我同爹爹睡。

」承元道：「我也要同爹爹睡。」談夫人笑道：「好好，你們都同老子睡罷，等我也清淨一夜，省得半夜裡起來伺候你小爺。」於

是各歸房安歇。秋鶴又問問兩人讀的書，夫婦又談了一回心，歎氣一回，歡喜一回，方自睡去。

　　次日秋鶴方才起身，親友等已來相約了，自此秋鶴在家，適性怡神，安閒無事。所有家務，整理一清，到也自在。安安逸逸過

了年，直到乙未二月初八，方赴申江。姑且不題。而今再把環姑的縱跡述寫一番。環姑係海門人，本姓金，為湯愛林養女，初名湯

翠娥。到了惠山，改姓金，名環，字翠梧，環姑其小名也熟人知道，大家叫他環姑，翠梧的名字到埋滅了。本同舒友梅相識，因題

他的地方名惜餘春館。自識秋鶴後，真正知己到十二分，也不許秋鶴揮霍。豈知被袁姓娶去，大婦又妒，竟逐出來。其夫私送六百

金，大婦只給了一付竹箱、鋪蓋。環姑一個女人，又是人地生疏，意欲圖一個自盡，自思要死何不早死。昔年韓生要我的時候，我

若拼得一死，與那老淫婦淘一場的氣，或者到也可以跟了姓韓的了。當時想不到這個算計，今兒弄到山窮水盡，就是一死，也是輕

於鴻毛。況我這一嫁之後，秋鶴已是死心塌地，未必再想重逢。死了叫誰知道我這苦呢？若回到江南尋他，他又是行蹤無定的，就

是遇著，要想覆水之收，也難啟齒。更且這裡到江南須渡黃河，從河南徐州界一路南下，迢迢數千里。一個弱女子，怎好走呢？若

是真個作了尼姑，在這裡出家懺懺今生罪孽，倒也甚好。但不曉得這裡有什麼尼庵，就是知道了，無人引進，也不肯收留的。罷

了，我當初來時，曾住在賣花婆餘康氏家裡的，如今且去尋他，再作計較。主意已定，獨自問到賣花婆家中來。行李叫一個鄰家的

小廝拿了。那賣花婆康氏，是一個寡婦。祖上本是好的，如今都已消敗。只剩六七間破屋，已經典去了，也無子息。有一個女兒，

叫玉成，嫁在城外囤裡勞姓，是在驛棧上當差夫走信的。環姑到了康氏家中，叩了門，康氏開出來，一見，說道：「阿呀，姑娘為

什麼這般狼狽？今日來這裡，你大娘娘曉得的麼？」環姑雙淚俱下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就命小廝把行李放好，給了幾個酒錢，小廝

也就去了。環姑方同康氏進來，原來玉成小姐亦在母家，大家見了，康氏道：「你今日到來，真正出於意外，為何如此打扮？你的

面龐兒也瘦得極了。」環姑淚眼盈盈的，就把以前的苦楚備細告訴一遍，玉成也替他酸鼻，康氏歎道：「當日大娘娘搬你去，我就

知道沒有好結局。我因這個妒婦恨我借給你房子住，說是我引誘他的男人做這個勾當，要同我算賬，我就不敢來望姑娘。現在有什

麼主意呢？」環姑道：「我本不難一死，但是徒死無益。欲回江南，又無同伴。細想不如真個做了尼姑罷。本來我前在惠山住在尼

姑庵裡的，不過我現在這個地方，不認得姑子，又不知道什麼尼庵。媽媽是本地人，必知道的，要求想個法兒。倘有熟識的，煩媽

媽引薦，我就吃他一碗薄粥，懺悔懺悔來世，我就死而無怨的了。」說著又哭了，康氏道：「姑娘年紀尚輕，若肯俯就一些，誰不

歡喜姑娘這個人。將來倘一夫一婦成了家，有了一男一女，那就出頭了。」環姑歎氣道：「媽媽，你再要說這句話兒，俗語說的

好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我這個上頭已看透了。若是夫妻好的，自然是生生死死的知己；夫妻不好的，就是歡喜冤

家。女人家討俗人眼裡的歡喜，不過是一個色字。過了二十以外，就漸漸的色衰愛弛。有才有德，終不及色的好，其餘須要真正是

黽勉同心。你想天下能有幾個同心呢？就是我到袁家，也不想意外的好處，不過我自己盡我做妾的道理。無論苦也罷，甘也罷，只

要安安逸逸混過了一世，即使釵荊裙布，也心快的。豈知今日到這個田地，而今再教我去別尋門路，也未必有什麼好處。況且知人

知面不能知心，我別的好處再不想了。」康氏道：「姑娘莫慌，老身現在同你留心，若信不過的總不替你多言。」環姑哭道：「這

是不勞費心，我但望媽媽替我設法設法有什麼尼姑庵薦我進去，同他掃地焚香，修修罪過。倘有機會，我還要回南祭祭我爹媽的墳

墓呢！」玉成道：「做姑子是最苦惱的營生，妹妹年紀尚輕，快丟起這念頭。」康氏道：「是嗎！這是人生的末路，你看人家修道

做姑子不少，到底看見誰升了天呢？神道仙佛的說頭，本是不可深信的，還不如尋一個小官人，同他過日子的好。」環姑泣道：

「果然我要出家，你二位到底有什麼法兒呢？」康氏道：「這裡實在少得很。」玉成道：「我們鄉下倒有一個白衣庵，庵裡頭一個

四十幾歲的老尼姑，一個中年的不過二十餘歲，一個小的不過十二三歲，尚未落髮。外邊一個老佛婆，據說也是江南人，這是我們

村上的家庵。每年要來化錢化米，也有人請他念唸經。庵中又有十畝香火，田倒也可以自種，自吃了。」環姑仔細一想，此路不

走，再無別計。又恐他們攔阻，因道：「且到明兒再講罷。」康氏當他是回心轉意，便笑道：「好好，你且住在這裡，夜裡自己斟

酌斟酌罷，想准了明兒同我說。」於是就留他住下，談談別的話，到了深夜，環姑密密的取了剪子，把自己的頭髮通絞掉了，就私

自藏好。

　　到了次早，先自起身，及玉成起來，走出房門時，那環姑已哭得淚人兒一般。見了玉成，就便跪下道：「姐姐要救我一救，成

全我落難的人罷。妹妹的心，已經決定了。」玉成見了這個樣兒，驚道：「妹妹做什麼？把髮都絞完了！」康氏也跟了出來，不勝

詫異道：「小孩子何故這般呢？」環姑哭道：「媽媽總要救濟救濟。」康氏道：「起來，坐了再說。」於是大家坐了，玉成道：

「妹妹既這麼著，也無可奈何了，我就回去同你說去。」康氏歎氣道：「咳，罷了，好一位姑娘，走到這條死路上。你回來不要懊

悔呢！」環姑道：「不悔的。」康氏道：「不悔就罷。」因向玉成道：「你今兒就同他一路回鄉，在你家裡住下，明兒去說說看。

」玉成道：「說是倒容易，恐怕初進庵中，要幾兩香金。這便怎麼處？」環姑道：「我有，在這裡。就交給姐姐，請同妹子去辦

罷。」說著，就到裡頭將竹箱開了鎖，取出兩錠，仍舊鎖好。出來交給玉成道：「姐姐這兩只錠，有二十多兩，就請姐姐同媽媽買

果子吃罷。」康氏、玉成道：「阿呀，你是落難的人，我那裡要你的錢？這兩錠太多，你收回一錠罷。」環姑道：「收了罷，我還

有呢。」玉成一定只收一錠，環姑道：「我現在要打諒買一只皮箱，一只小書箱，買些文房四寶，就請媽媽同我辦了罷。」康氏

道：「這也使得，我們吃了早飯同你去買，我是不知道的。」於是到廚下收拾了早飯吃好，就同環姑到街坊上買了四兩多銀子的東

西。其餘銀子，環姑執意不收，只得與女兒分了。回到家中，裝好行李，僱了車一逕出城，到囤裡來。鄉下房屋雖是不多，倒還清

潔，玉成的丈夫勞二官，正在家中。玉成同他說了，勞二著實奉承，說道：「姑娘是岳家的老房客，我們同姑娘介紹說說，是成人

之美，何必再要賞給我們銀子呢？你今兒且過了一夜，明兒我叫房下同姑娘去說，必定成功的。」環姑道：「如此多承見愛，感謝

不盡。」勞二就去買辦東西，環姑道：「我要做姑子，不能吃葷了。」玉成道：「妹妹，愚姐有一句話兒，當姑子雖當吃素，然尚

未定准幾時進庵，今晚就算替妹妹封齊罷。可憐人生一世，今後是黃米淡飯，永不吃葷，只此一遭的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紅起來，

環姑也覺傷心，就依了他。夜間果然是肴饌豐盛，皆是勞二自己煮的。環姑喝了幾杯酒，面上微醺，玉成是不能喝酒的，只喝了半

杯，再三的向環姑勸酌，直到二鼓，方才撤去。勞二往來蹀躞，收了碗碟，又送上茶來。玉成隨他去忙，並不去幫幫。只坐著拿了

一枝銀簪剔牙喝茶，與環姑說話兒，環姑看這光景，大為感傷。因想鄉間夫婦，家非小康，乃如此自在。男人並不求全責備，裝出

男人的樣兒。看他夫婦間泄泄融融，自然是極好的了。我環姑所遇的人都不能體貼人的，我反苦到這般景兒，這個天道真是夢呢，

遂不覺又下起淚來。玉成解勸了一番，就一同進房。又坐談一回，方一同安歇。勞二則另住外邊，一宵不題。

　　次日玉成一早起身，到白衣庵，晚上回來，環姑接著問道：「姐姐勞動了，所說如何？」玉成笑道：「幸不辱命，老姑子到人

家寫疏去了，我等到午後，方才回來，將妹妹的情節，備細告訴了他。庵裡的規矩要在神佛前各處齋獻齋獻，我就將妹妹的一錠給

了他。他也沒得說話，但說妹妹是綺羅隊裡出來的，恐怕不慣清苦。我說他情願的，況將來還須回南呢！姑子說既然他定了主意，

後日是浴佛日，就請他進庵罷。但是不習經懺，恐怕要進來學習學習，就是不到施主人家去唸經。這庵裡是有施主來定經的，功課

卻最要緊。我說這到放心，他是書寫精通呢！老姑子聽姑娘學問也好，就歡喜。我見事已允洽，便也回來。妹妹請再住一天罷。」

環姑自是安慰，但剪去的頭髮，總是不齊，只得紮了一方黑手巾。到了初八，玉成就命勞二先把行李挑去，二人吃了午飯，同環姑

到白衣庵來。只見善男信女，擠滿室中。也有燒香拜佛的，也有托故遊玩的。環姑見了老姑子，先去各處拜了佛，然後來行了師徒

禮，再與小姑子行了禮。佛婆也來磕了頭，當時就告明施主，將環姑落了髮，改法名蓮因。自此環姑又稱蓮因了，老姑子就出來應

酬施主香客去了，命徒弟陪著蓮因談談庵中的規矩、經課的章程，也問了蓮因的來歷。談了好一回，吃了素點，玉成方始告別回

去，老姑子也就來說道：「小姐再頑頑去，天色尚早呢！路又不遠。」玉成道：「家中尚有事務，改日再來罷！妹妹你好好在這

裡，保重些，不要傷心。得空子我來望你，你也來我家坐坐。」蓮因感他誠實，便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，把手巾兒擦，說不出話



來，直送到門口，說道：「姐姐你閒了總要來看看我。」玉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去了。師弟重復進來，佛婆替他收拾一個小房

間，放了一只桌子，兩個杌子，安置了行李鋪程，把被窩帳子部署好了。蓮因得空，就向佛婆問問庵中各事。

　　原來這庵前殿五間，正殿五間，後邊又是五間，名為西院，中間兩問是會客的，東首一間女人的小坐落，再東一間是兩個人住

的。分隔兩房西首一間，亦隔為兩小間。前面是佛婆的房，蓮因住在後面。後窗各有小庭心，種著幾竿修竹。東房後庭心一株大玉

蘭花樹，老姑子的房。另有東首三間小院落，一間也是小客堂，一間臥房，一間空房，擱下施主寄的空棺木數具。就在後院東廂房

房牆上開通一門出入灶頭在後院的西廂房裡。老姑子年紀四十七歲了，法名靜香。小姑子一名蓮根，年二十四歲。一名蓮性，年十

三歲，是蓮根帶來的。佛婆徐計氏，是蘇州滸墅關人，年五十五歲，為捻匪所擄。肅清後，為一個官兵所得，就當娶室。生了一個

兒子，名阿寶。這年已是二十三歲，向在本地游手好閒，使酒打架，把捻匪中所餘的積蓄一齊耗盡。前三年，徐計氏命他回去打聽

滸墅關的消息，因被擄時知道父母無子，還有許多房屋，倘有生機，就要回去取歸。豈知阿寶去後，打聽不得，反到營中去當了

兵。寄空信回來。徐計氏無可如何，就到庵中當了佛婆，供些衣食。那蓮根這姑子面貌雖在中等，而搔頭顧影，生性輕狂，是靜香

托子許多人招致的。那靜香俗家離日衣庵六七十里，年紀雖老，因中年在家中亂倫，被族中趕出。近處無人理他，只得出家。後來

逃到此處，平生善於迎合，就做了白衣庵的住持。庵中每年出息，大約一百餘千，倒也可以敷衍了。那靜香在兩年前，有一老和尚

與他相識，被蓮根捉住了。師父只得求他緘口，你有什麼？但只要秘密，我也不來管你。蓮根就罷了。於是就同了一個姓夏的施主

往來，雖不能夜夜于飛，而一月必來數次。師父詐癡詐瞎，不來管他。佛婆因在他們下，反自迴避。故蓮根以為獨得之秘，因瞞得

甚嚴，故施主都不知道。蓮因看那蓮根，就知道未必安分，但那裡知道師徒這等情節呢？當日進了庵，吃了晚飯人也都散了，師父

師兄收拾香燭指揮揩桌掃地，又要記賬，忙得了不得。蓮因初進來，也無從下手，反到房中去睡了。次早靜香一早就出門，到各處

香客那裡去謝步，蓮根也到近處施主家走走。到上燈時候，師徒方次第回來。蓮因接見了，談了一回日間的事務，一同吃了晚飯。

靜香對蓮因道：「你新來不知辦事，先去睡罷，明兒再說。」蓮因只得回房，師徒又去寫經疏去了。蓮因回到房中，徐計氏的事也

方才完結，就進房來拿了一壺茶，看見蓮因睡在牀上擦淚，便道：「小師太，勿要傷感，我來同你講講，同是一處家鄉人，有熱茶

在此，喝口罷。」蓮因便立了起來道：「多謝你，教我不要傷感。那裡能夠呢？」一語未終，只見一個人進來。未知何人，下章再

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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